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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贪2000万！受贿黑幕里有个狡黠红颜

闻清良与钟华是在 2006 年

6 月，通过闻清良的弟弟介绍认

识的。这一年，47 岁的闻清良

是手握列车运输审批大权的太

原铁路局总调度长，41 岁的钟

华是太原理工大学副教授。两

人的相识很有学术氛围。闻清

良儿子到英国留学了，他也想拿

个在职研究生学历，为下一步的

升迁做准备。而钟华是理工大

学副教授，可以给闻清良专业

上的建议和帮助。

2008 年，闻清良要写毕业

论文了。平时手头上的那支笔，

批惯了车皮条子，那可是一字

万金，用这支笔去写学术论文，

别说闻清良肚子里没那么多墨

水，就是有满腹锦绣文章，他

也没空写啊！于是，一个电话招

来了才貌双全的钟副教授。

又要帮助闻清良写毕业论

文，又要旁听论文答辩，两人

交往就多了起来。

闻清良隐隐觉得钟华是能

成大事的人，是醉死都不认半

壶酒钱的 那 种。 而他 的 妻 子，

却是个遇到点芝麻大的事情都

吓得睡不着觉的女人。

闻清良在太原铁路局从运

输处 长、 总调度长 到副局 长，

手中掌握着运输计划的审批大

权，自然就会有人想方设法给

闻清良送钱。为此，妻子怕得

要死，连连说 ：“孩子刚送到国

外读书，咱俩都进去了，孩子咋

办啊？”

老婆不敢收，而闻清良自己

左手批了条子，白花花的银子不

收白不收，如果有一个像钟华

这样的女人死心塌地为自己赴

汤蹈火就好了。

2009 年 7 月初的一天中午，

闻清良第一次与钟华单独相约，

来到太原国贸大厦三层餐厅吃

饭。饭后闻清良说：“我开了个房，

要不要上去坐坐？”

钟华心照不宣地跟着闻清

良进了房间，心照不宣地上了床，

心照不宣地成了闻的情人。

2009 年 10 月，闻清良主持

整个太原铁路局的工作，权力

一下子大了起来。中秋节前正当

迎来送往的日子，钟华突然接

到闻清良的电话 ：“你马上来丽

华酒店一下。”

钟华放下手头工作，立即赶

赴丽华酒店。在三个人的私密

饭局中，钟华认识了一个姓张

的煤炭公司老板，并互相留了电

话。

在钟华来酒店之前，闻清

良淡淡地对张老板说 ：“我跟一

个叫钟华的朋友合作做点生意，

你想办法帮她赚点钱。”

几天之后，张老板单独约

钟华到迎泽宾馆的咖啡厅。落

座之后，张老板开门见山地问：

“能不能帮忙解决一点运力？”

钟华委婉地一笑，不置可

否地说 ：“我试试吧。”

张老板一看有戏，连忙说：

“如果办成，每吨按 10 块钱给

你提成，或者走一列车皮，给

你提成 5 万。”

随后与闻清良约会时，钟华

把张老板所说的话重复了一遍。

闻清良什么也没说，只是“嗯”

了一声。随后，钟华把张老板

所发的 11 月份运煤计划的列数、

始发站、终点站等内容，通过

短信转到了闻清良的手机上。

这个月，张老板与钟华的首

次合作，运力增加了一倍以上。

铁路的运力是固定的，给张老

板运得多，别人的运量就会减

少，就相当于通过钟华这只手，

从别人的锅里多捞几口饭吃。

12 月初，张老板约钟华在

迎泽宾馆咖啡厅相见，递给钟

华一个纸袋，钟华拿回家打开

一看，里面是 60 万元现金。

此后的合作已然顺理成章，

但这种合作，仅仅不到 4 个月

就宣告结束，因为 2014 年 4 月

闻清良调离了太原，担任昆明

铁路局局长。至此，张老板共

送给钟华 150 万元。

闻清良调任昆明铁 路局局

长，张老板又送给闻清良一套

昆明的房子，外加 30 万元现金。

至于这个钱干什么用，张老板

根本没说，闻清良也没问。

云南铁路局原局长闻清良法庭上坚称“我没有收过一分钱”——

文图 / 黑丁
2014 年 12 月 26 日，云南铁路局原局长闻清良在北京高级

法院的二审法庭上，向法官发出惊世骇俗的一句质问，轰动了全
国：“别人受贿三四千万都没判死刑，凭什么两千万就判我死刑？”

闻清良在二审法庭上坚称自己无罪，称“一审判决是在编故
事，我没有收过一分钱”，按照闻清良的逻辑，他真的没有亲手
拿过那么多钱，谁拿了钱谁有罪，所以他应该被判无罪。

那个有罪的人是谁呢？那人叫钟华，老百姓的说法叫闻清良
的情妇，官方的说法叫特定关系人。而在闻清良看来，这个太原
理工大学的办公室副主任、钟副教授，只不过是自己的一只手。

铁路局长的副教授情人

 闻清良一手批条子、钟

华一手拿钱的场景，在太原

的高档酒店茶座中，出现过

很多次，只是钟华的身份时

隐时现经常变换，甚至连姓

名都改了。

太原一个煤炭公司的郭

老板是闻清良的老熟人了，

2009 年 8 月，郭老板约闻清

良在太原国贸大厦五楼茶座

见面商谈运力的时候，与闻

清良同来的还有一个 40 岁

左右的女人。

闻清良介绍说 ：“这位是

小周，铁道部的家属，她能

帮你解决运力。你们互相留

一下电话号码吧。我还有个

会，马上走，你俩聊吧。”说

完起身就走，留下了郭老板

和铁道部家属小周。郭老板

介绍了公司的情况，并说：“车

皮总是不够，要是我们公司

的运量能增加到每月 25 列到

30 列左右，就能满足需求。”

“运力方面我肯定能帮

忙，但具体能解决多少列，

要看情况再说。”小周说。

“那我按照一列三万五

给你怎么样？”郭老板问。

“可以。”小周仿佛很好

说话，并没有讨价还价。但

当郭老板要跟小周签订一个

合同的时候，被一口拒绝。

这个小周当然就是钟华，

谈完后钟华把郭老板每列给

3.5 万元好处费的事情一一

说明，闻清良只是“哼”了一声，

表示知道了。钟华说 ：“郭老

板每次打电话都喊我小周，

以后你把我介绍给别人，就

这么叫吧，免得别人知道我

的真实身份，我也不想让别

人知道咱俩的关系。”

见钟华如此上道，闻清

良欣喜不已，但他依然只淡

淡说了一个字 ：“好！”

从 2009 年 10 月到 2010

年 1 月，钟华从郭老板手里

拿了 200 多万元。

钟华仅靠发短信就得来

的几百万元，她明白这些钱

是靠闻清良的职位“赚”的，

所以她 跟闻清良说 ：“钱我

都放在铁皮柜里了，你随时

用，随时拿。”闻清良依然

淡淡说了一个字 ：“好！”却

从来没用一分钱。

变身铁道部家属收好处

经过两次磨练，闻清良

对钟华的能力和忠诚越来越

信任。2010 年 1 月，当山西

一家煤炭公司的任总来找闻

清良帮忙买煤运煤的时候，

闻清良随手给他一 个电话

说 ：“你去找这个姓周的人，

她能给你办。”

这个任老板马上打电话

给钟华问 ：“是周总吗？”

钟华一听就知道是闻清

良让打来的，对方约在政协

礼堂见面，钟华立即答应下

来。见面后，钟华对任老板说：

“我叫周丽君，做点煤炭生

意，您以后叫我小周就行。”

财大气粗的任老板说话

直来直去 ：“我找您就是请

您想办法，想多购点混煤发

电用，从晋西北运到晋南。”

尽管事先并未和闻清良

联系，但钟华知道这都是他

安排好的，所以她爽快地答

应下来之后，与任老板约定

发一列车皮给 5 万元好处。

回头钟华就跟闻清良作

了汇报，闻清良说 ：“我已经

跟焦煤集团一位副总打过招

呼，你让任老板直接找那位

副总联系办理即可。”

随后，任老板见到了焦

煤集团的那位副总。从 2010

年 2 月起，任老板购煤的数

量明显增加，当然运力也得

到了保障。后来，任老板还

把大量的煤销售到外省。

这个任老板可谓财大气

粗，他只管按照走车皮的数

量 给 钱， 至于买煤 和 运 煤

问题是怎么解决的，他竟然

一概不知道。直到交给了钟

华 1400 多万元 之后，随 着

2010 年 4 月闻清良的调离，

任老板跟钟华的这层关系慢

慢变淡，供煤量明显减少。

到 2011 年 春 节之 后， 任 老

板才想起来找手下的人去焦

煤集团询问原因，焦煤集团

的人说 ：“煤 有的是，运输

跟不上一切都是白搭。”这时

候任老板才恍然大悟，原来

运力和煤源是两个概念啊！

实际上，在 2010 年 4 月

闻清良调往云南担任昆明铁

路局局长之后，依然帮着任

老板协调运力。从 2010 年

2 月到 2011 年 2 月，整整一

年的时间，任老板总计买了

280 多列车的煤炭，共给了

钟华 1455 万元现金。

情人成了受贿的左右手

 闻清良在 太 原铁 路局

深耕 12 年，长期分管运输，

是有权调度车皮的实权 人

物。但闻清良为人低调，轻

易不出来会见陌生人。要是

有企业老板能请闻清良出来

吃一顿饭，在煤炭界都是一

件很有面子的事。闻清良只

跟 几个私交甚密的老板 交

往，而钟华的身份又被刻意

隐藏，所以外界很少有人知

道闻清良竟然还有个帮他敛

财的情妇。

2011 年 8 月 16 日，闻清

良被宣布免职。经过两年的

缜密侦查和公开审理，2014

年 8 月 20 日， 北 京 市 第 二

中级人民法院对闻清良涉嫌

受贿案进行宣判，法院一审

以犯受贿罪判处闻清良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钟华则因受

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5 年，

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在 一审认 定 的 2000 余

万中，法院认定闻清良有 3

起是单独受贿，还有 3 起共

计 1800 多万元是 伙同情妇

钟华一起受贿，行贿者均是

山西当地从事煤焦相关产业

的企业老板。

一审判决后，闻清良和

钟华都觉得判得太重，双双

提起了上诉。闻清良在法庭

上坚持自己没有受贿，否认

了全部指控，称一审判决是

在编故事。他的律师也做了

无罪辩护。

2014 年 12 月 26 日， 在

北京高级人民法院的二审法

庭上，闻清良向法官发出一

句惊世骇俗的质问轰动了全

国 ：“别人受贿三四千万都

没判死刑，凭什么两千万就

判我死刑？”

闻 清良 受 贿 2000 多 万

元只判了个死缓，竟然在法

庭上公然叫屈，不知道闻清

良是真委屈，还是真法盲。

这其实是闻清良意识里的深

层和根本问题：他受贿的时

候是跟别人攀比谁贪得更多

更有技巧，所以他找了个帮

他收钱左右手钟华，想以此

脱罪。脱罪不成又不想自认

倒霉，在刑期的衡量上，他

还要攀比那些比自己更贪的

贪官！闻清良的这本账就是

这么一个逻辑。

（本文严禁转载、上网、
摘编）

贪官情妇同堂受审，否认受贿坚称无罪


